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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洛卡广场西侧有一排树，我路过的时候树上还是绿
叶衬着红果，非常令人赏心悦目。初冬的风迎面吹来，树叶
簌簌地往下落，我的思绪也逐渐被此景打开。

我喜欢绿叶跟红花的搭配。老家的房子早已摇身一变

成了当下最流行的房型，但是我依然记得房子之前的样子，
仿四合院建筑，北屋与南屋相对，北屋是主屋，还有东西两
间厢房，中间空出的院子叫天井。我家的天井跟别人家的不
同点就是宽敞，天井不是用砖铺的也不是光秃秃的，而是一
块一块水泥糊的地面，冬天不小心摔一跤得疼好几天！天井
东边有棵腊梅树，西边有棵柿子树，沿着北屋中间的墙根还
向外砌了个花圃。一到春天，清晨会有股清香，太阳出来之
后花圃里姹紫嫣红。

每年秋天我都会吃上脆甜的柿子，但是不知道腊梅是
什么味道。
在我的印象里，腊梅树不长叶子不开花，一年四季都是灰

秃秃的样子，是名副其实的“懒树”。至于腊梅是开什么颜色的
花，长什么颜色的叶子，结什么形状的果子，我都不知道。

可能是我七八岁的时候，父亲把腊梅树锄了，栽上了
一棵小石榴树。石榴树非常争气！第二年就开花

结果。石榴的花是红色的，配上绿叶，这石
榴花就像红日，红得热情，红得热烈！

比起黄色的柿子花，比起花圃里
的花，我最喜欢这朵石榴花。

后来，花圃里的花都
渐渐地死去了，母亲干
脆把它们都清理

掉，里面种了点小葱、大蒜、辣椒之类的蔬菜。
我记得春天的时候，我去 J3 上课，走到墨水河边闻到一

阵花香，有种似曾相识感觉，这个花香沁人心脾，令人心旷神
怡。一到晚上，虽说春寒料峭，但是在墨水河畔、J1 教学楼附

近依然能闻到这个花香。
我决定要沿着墨水河两边一探究竟。
墨水河阳面是银杏树，没有奇特之处。墨水河阴面有柳

树，有叫不上名字的花丛，还有一棵开着黄色小花的树。
越靠近开着黄色小花的树越有那种无以言表的清香。

我发现“新大陆”了！
植物牌上写着是“腊梅”。我恍然大悟，拿出手机拍照。
晚上给母亲打视频电话，我很得意地说：“老妈！你绝对

想不到我在我们学校里发现了什么花，这花芳香四溢芬芳怡
人啊！”

母亲笑着说：“什么花让你喜欢成这样？”
“腊梅啊！”我拿出手机来打开相册激动地说，“真正的

腊梅！”
母亲笑着说：“你说这个啊，咱之前种的腊梅也开花也不

见你激动成这样。但是那年
春天没想到那么冷，腊梅给
冻死了，你爸寻思它还能活
才一直留着，到最后也没开

花。那树还是你奶奶种的
呢！”
“哪一年冻死的？”
“你奶奶走的那一年春天

啊。”
记忆力是一个让人捉摸

不透的东西，脑海中遗存的印
象我分不清是梦境留下来的还
是现实发生的。奶奶的音容样貌
我是从哥哥姐姐的口中了解的，从
她的身份证上知道她大致长什么样
子。说实话九十年代的身份证上的人
像是很模糊的，我都看不清楚她六十岁

时脸上的皱纹，头发是没白呢还是白了一
部分。

但她的眼睛依然像秋水一样清澈明亮。
我出生的时候她七十四岁，我四岁的时候她永

远离开了我们。关于奶奶的事我只记得有个人跟我说：
“别哭了，等你老了你就能再见着你奶奶了。”

她叫景春梅，她没有离开，她只是早一步去栽下腊梅
树，等我老的时候我们靠着香味认出彼此，那个时候我就真
真正正地知道她长什么样子了。

花辞树
阴 文法学院 夏金融

“哐”，整面镜子被推翻在地，混乱的房间，整日的争吵
在某一天戛然而止。

无助的女人沉默地站在寒风中，一手紧紧攥着诊断书，

露出红色的一小角，一手牵着一个木讷的小女孩。似乎早就
预料到如今的局面，可却仍如同搁浅的游鱼，尽力地挣扎，
终逃不过必死的结局。一切显得那么虚幻，十几年的相识竟
抵不过一纸诊断，多年的情谊在逐年的争吵中消散。或许这
是个解脱，又或许是地狱的开端，毕竟一个早已与社会脱节
的女人和一个天生聋哑的小女孩又该将何去何从。
“这以后就是你的新家了，进门之后一定要对张叔叔有

礼貌，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别去打扰其他人……”注意到小
女孩毫无动容的神色，女人的火气顿时涌上心头，“我跟你
说了多少遍了，我说话你到底有没有在听，在听的话就点点
头，不要总是毫无反应，像个木头做的，你这样我……”愤怒
训斥的声音逐渐颤抖，女人情难自禁地背过身，右手遮住眉

眼，身体不住地发抖，却在听到门开的声音时，迅速变脸般
的挤出满脸的笑容，用手揽过小女孩，“哎，王姨啊，怎么是
您来开门了？我们自己进去就可以了。”与瘦小的母女俩形
成鲜明对比的王姨面无表情地看着她们，这时，女人扶在小
女孩肩头的右手暗中微微收紧，示意小女孩打声招呼，可回
应她的只有小女孩皱眉的小脸，以及满脸的不情不愿。
“就这样进去就行，你们先让让，我先出去买菜，马上就

中午了。”
“唉，王姨，我跟你一块去……”话还未说完，王姨就打

断道：“不用，你在家收拾收拾你们的行李。”
“啪！”“哗啦”一声，镜子四分五裂，一个小小的脑袋怯

生生地蹲着，熟悉的恐惧和不安如潮水般将她淹没，她默默
地低着头，双眼紧闭，害怕下一个轮到的就是自己。可过了

好久，仿佛时间静止了一般，混乱的声音消失了。她慢慢睁
开双眼，映入眼帘的是被鲜血染红的镜子碎片，唯有这一
次，空无一人的房间寂静而祥和。

小心环顾四周后，她慌慌张张地捡起玻璃跑回卧室，反
锁住房门。做完一切后，她长舒一口气，沿着门板缓缓蹲下，
打开紧握住的右手，抹去镜片上的血渍，那刻她仿佛看见镜
中有人在和自己招手，她抬起伤痕累累的胳膊轻轻回应。

消毒水那刺鼻的味道如同一根根尖刺，直扎鼻腔，空荡

荡的病床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她又一次被抛弃的残酷现实。
口袋里的右手被镜片的边缘压出一道道红痕。

男人强势地把她带走，她本想用力抵抗，可最终只有被
连拖带拽的份儿。医院里大大小小的人露出了异样的眼光，
却也只是冷漠地注视，甚至说是毫不关心。只有一对年轻的
情侣看不下去，上前礼貌地询问，却又被男人得体的微笑和
天衣无缝的谎言所蒙骗。

那一刻，她是多么希望自己可以开口，就像一个正常人

一样说话，可拼命撕扯喉咙只能发出呜呜的声响。无助的感
觉席卷了她的内心。沉默变成了她的回应。

那对情侣自认为误会了一位看似隐藏所有悲伤，还要照
顾无理取闹的孩子的男人，歉意地表示自己的打扰。似又为
了弥补刚才的误会，那对情侣蹲下来送给了小女孩一把糖：
“小朋友，没事的，妈妈只是去了个比较遥远的地方，但她会
一直陪伴你的，就像黑夜里的星星一样。你瞧，这些糖就是
妈妈让我们带给你的哟。”

殷殷殷

可是高楼大厦的都市看不见耀眼的星辰，就像只有镜子
才能在黑夜陪伴我。也或许只有镜子里的那个人才能真正
理解我，关心我。

那天，屋外好像在下着细雨。王姨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来

做饭，而本该在上班的男人突然回来，匆匆忙忙地收拾东西，
就连挑战权威似的站在一旁的我，都不曾在意。

我就那么静静地看着他，看他因匆忙而跑掉的鞋子，看
他因慌张而落下的银行卡……走得过于匆忙甚至于房门都
未上锁。祈求已久的情景摆在眼前，我的心却如同死水一般
平静，甚至亲手将门锁上。镜子里的那个人好像有话对我说，
可这次我回避了她。

不知过了多久，房门被“砰砰”地敲响，我快速地跑过去，

小心翼翼地打开门。出乎意料地，我见到了那个抛弃我的女
人，在我打开门的瞬间，女人就紧紧搂住了我。一直对我说
着对不起，对不起……

为什么会对我说对不起，镜子啊，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又发生了什么，只知道我又一次搬到了新家。

但这次是只有我和那个女人的新家，我也再没有了自己的
空间，整日和那个女人一起相处。

在那时，我谨慎地藏着我的珍宝，只有黑夜偷偷躲进厕

所才敢拿出来，因为我感觉这是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可即
使是再怎么小心，也总有疏忽的地方。夜间身旁总是空落落
的，女人早就起了疑心，终于在有一天发现了我的秘密。

那是我第一次直面女人崩溃大哭的样子，拼命地扇自
己。等到平复之后，只是默默地流泪。

镜子啊，为什么脱离了苦海，她还自虐似的折磨自己。
镜子在黑夜里反射出一道道月光。

那天之后我又被带到了那个类似医院的地方，好奇
怪，明明再怎么治，我也不会再说话了，不是吗？我不
是先天残疾吗？

不同于之前的问题，我还是默默地在本子
上写下我的答案。

那个女人想要抢走我的珍宝，我明白

这一点。我全程用手紧紧握着那一小块
碎片，直至鲜血顺着那只手臂流下也
不松力。

那个医生说暂时还不行，只得
进行暂缓治疗……

太好了，我的镜子，咱们还
是会永远在一起的。那个疯狂
的女人不会让我们分离。

等到我慢慢地长大，对镜子的依赖却越来越少，从每天
每天的对话，转到了如今只在极度喜悦和悲伤时才拿出儿时
的镜子，自言自语。

伴随着的是不再排斥我的母亲，我儿时浅薄的恨意也随
着女人逐渐变白的头发逐渐消散。我不清楚自己如今对她
的情感，但绝不是恨那样纯粹，也不是爱那样高洁，而是掺杂
在两者之间的别样情感。
还记得那年我再次叫出那句“妈妈”，女人不可置信地回

头望向我，手中的锅铲“哐”地落地。我忘了当时的心情，忘
了当时出于什么原因或目的，也许只是理解从前她为我做过
的一切，也许是突然觉得错的并不是她，同样受伤的也有她。
当她回来找我，那一刻她也算是黑夜里我看见的另一颗星
星，尽管亮光微弱，但依旧是有光的存在。

曾经的我深陷恨意的漩涡，平等地憎恨每
一个人，急迫地寻找避风的港湾，只为逃离这悲

惨的现实，我为自己编织了一场美梦，一场只
有我自己，不，还有我的镜中人知道的不为
人知的美梦。而今梦即将结束，而我
也逐渐与世界接轨。

镜 子 （小小说）

阴 数学学院 梁天雨

一九八〇年，华北县城。
“来了啊！”
程鸿熟练地将装着书的布包放在木桌上，扬起笑脸对着

那纤细的身影喊道：“老板娘———老规矩啊……”
擦桌子的女人扭过头来粲然一笑，打断他：“辣汤嘛，多

加辣不要糖，晓得晓得。”
他眼底笑意更甚，坐到桌边的长木椅上，桌椅都不是什

么好木材打造的，坐下去时发出“吱呀”的声响，似乎不堪重
负。程鸿在水泥地上搓了搓脚，等待半晌，从布包里掏出本
书，拍了拍封面上并不存在的灰尘，才翻开折角的那页。
“小鸿儿，你的汤来咯———”
程鸿忙放下书本去接，碗壁烫着手心，一直烫到心窝去。

尝过一口，鲜辣爽口，香味直冲脑袋，全身的热血都在奔流。
他想，人间美味不过县城一碗汤啊。

被搁置一旁的书敞开着方才那页，薄薄的纸张上印着
句：不堪回首月明中。

殷殷殷

县城很小，小到在地图上找不到它的姓名，从东街走到

西街不到半小时。
程鸿走得很慢，那双灰扑扑的布鞋踩在大街的水泥地

上，踩在四季里。那时路上汽车很少，行人骑自行车匆匆而
过，掀起一阵风撩起他的衣摆，他会想工作以后靠自己赚得
人生第一辆自行车。他的目光投到街边卖水果的小摊，一颗
颗圆滚滚的杏摞成一堆，可爱得紧。

他爱他的县城。从青墙黛瓦、风韵犹存的矮楼到那家叫
作“百货大楼”的超市，从街口那棵三人合抱的古树到清澈明
净的天，从旧布鞋下的这寸土地到熟悉的那家早餐店，他爱
他的县城，以及附属于县城的一切。

县城很小，小得像一颗鲜活跳动的心脏。
把县城融化成一池水，他心甘情愿溺进去，被包裹的每

一寸皮肤都在分享幸福。
他是只刚长出丰腴羽翼的鸿雁，颉颃在一座小岛，贪恋

着岛上的每一口清爽的空气，他的每根羽毛都自由。
“鸿儿！”
程鸿恍然回过神来，抬眸看着面前的父亲和大舅。父亲

紧蹙着眉，脸庞灰扑扑的，一道不起眼的伤疤顽固地扒在上
面———这是前几日在工地划的，嘴唇绷紧，像一条干涸了的
河。背心是父亲穿了好多年的，像块破布，可怜巴巴地挂在身
上。他转眸看向另一边，衣冠整洁的大舅不紧不慢地挽起衬衫
袖子，露出价格不菲的手表。最后他终于把视线落到父亲布满
血丝的眼睛上，混沌而清明。

他直视着父亲，那混沌眼眸里清明地映着自己，他回答：

“我想留在这里。”
留在这里，去爱这份古朴宁静，即使喧嚣也溢满烟火气。
大舅脸上划过一丝无奈和不解，似乎在说蠢货你怎么舍

得错过这次机会？
程鸿垂下脑袋不再开口。大舅在哈尔滨创业小有成就，

这次返乡是想带个孩子和他回东北，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
会，逃离这个荒僻县城，跳往想都不敢想的舞台，翻身成为大
舅一样的成功人士。

可是他拒绝了，他即将在这方小县城站稳脚跟，小树扎根

在此了，偏要拔掉它拼命几十年扎进泥土的根，要将它移植在
另一个据说有着更肥沃的土壤的花盆里，它怎么能愿意？

要说不想发财是假的，但他好像把心脏也留给县城了，
他剜不出来。

殷殷殷

大舅带走了二弟。二弟没考上高中，而程鸿读书很认真，
人又机敏又聪慧，所有人都以为大舅会带程鸿去闯，这个结
果让街坊邻里感到不解，在街上遇到程鸿会忍不住多看几
眼，背地里也会唏嘘这小子没福气哦。

程鸿憋着口气，又不知道怎么吐出来，那听见听不见的
议论声、看见看不见的唾沫似乎化为空气中的颗粒，愈堆愈
密，压在胸腔上，他想平坦呼吸都困难。辗转在床榻上，他只
是想：我真的做了正确的选择吗？我是不是应该闯出去看看？

雁群远去，他是孤鸿，目送雁群远去，飞到远山之巅、大
海之滨、草原之上，再辽阔的远方，他也想象不到了。因为他
被自己囚禁在这方土地上了。

程鸿心头一紧，原来这份爱化作一根细线，一端连着县
城，一端拴在心脏上，再也解不开了吗？他总在安慰自己，至

少这里是他的故乡，至少他在故乡。

镜子一旦出现裂痕，便再也修复不回原样。他时常漫无
目的地在大街上徘徊，看一个个落了灰的牌匾，看一块块褪
了色的黛瓦，看造纸厂的废水流进透明清澈玻璃色的河里，
流向支流，让他想到父亲脸上的土灰色的褶皱，再不复当初。
他也在想哈尔滨的街头，会不会也有这样一棵老树。

终于一个寒冬，大舅问他要不要去玩玩，他沉默片刻，缓
缓开口说：去。

于是他草草打包了行李，沉默地注视着车站。于是他乘
上陌生的列车，沉默地注视着渐行渐远的县城。于是他踏上
了哈尔滨的土地，沉默被大雪淹没。

是的，他去得巧，迎上了一场洋洋洒洒的大雪。他从未见
过这样大的雪花，汇聚在一起袭击过来，闯到眼睛里，又带着
咸味闯出来。

这雪太美，美得太凶，要把他杀死在冬天。
程鸿见过了哈尔滨的雪，也见过了大舅带二弟创业的公

司，那样高的楼，比县城最高的“百货大楼”还要高。二弟现在
颇有成功人士的形象，头发细细打理过，还上了发胶。凛冽的
风扇到程鸿的脑袋上，他几分心慌，略长的头发被这阵风吹
得潦草，心也被吹散了。

雪花落到他嘴唇上，他抿了抿，是苦的。

他知道他不该这样想，但他还是这样想着。这本该是属
于我的，他这样想着。

殷殷殷

他还是要返回县城，总不能给大舅添麻烦，不能打扰这

边公司的运营，不能弄脏哈尔滨的雪。
走到熟悉的街头，他觉得恍如隔世，用旧布鞋捻了捻水

泥地上覆着的一层沙，路旁的建筑物是灰扑扑的，“百货大
楼”四个字的牌子孤零零站着，街头的老树也脱去了绿莹莹
的外衣，只剩光秃秃的躯干在风中沉默。经过熟悉的早餐店，

破旧的卷帘门上贴着“转让”两个大字，红得刺眼。仰头看那
天空，灰色的，被抓破的颜色。
他背着布包孤零零站着，在风中沉默。
县城很小，小得像一颗死去的心脏。
程鸿抬手搓了搓脸颊，却摸到一道伤疤，已经结痂了，顽

固地扒在上面，像父亲的沧桑。想到父亲，他顿了顿脚步，调
转了方向，往西街走去。父亲去年查出了胸腔积水，住院已经
一年多了，这一年来的手术费和医药费大部分都是二弟出
的，而自己只能尽全力去陪陪父亲度过最后的时光。

父亲的脸颊一整个凹陷下去了，病恹恹地躺在病床上，
安静得像离开去另一边了。程鸿坐了半晌，父亲缓缓睁开眼，
他的眼睛布满沟壑，带着病态的虚弱，混沌而清明。

他直视着大儿子，那混沌眼眸里清明地映着程鸿灰色的

灵魂。
他问程鸿：“鸿儿，后悔吗？”
留在这里，后悔吗？
程鸿垂着脑袋不说话，他有些恨这个县城了。
恨这个小县城，恨当年那个程鸿。此时此刻他无比地想

远走高飞，不管飞到哪，再也不回来。
我是鸿雁啊，他想，我要飞。

殷殷殷

“程监，你看一下这个方案。”
耸立的大厦里，洁净的办公室中，程鸿扶了一下眼镜，接

过员工手中的那一沓文件。是城乡共同发展建设的文件，他
翻看着文件上的图片，一望不到边的笔直的柏油路，两侧刷

了新漆、明亮洁白的墙壁，漂亮整齐的门店牌匾，马路边不会
再有小摊，高远的苍穹挂着棉花般柔软的云。
程鸿想到了故乡的县城。
于是他提着助理打包好的行李，沉默地注视着车站。于

是他乘上高速列车，沉默地注视着越来越近的县城。于是他
踏上了故乡的土地，沉默被县城淹没。
县城……这是他的县城？
从脚底的土地到头顶掠过的鸿雁都是焕然一新的，他找

不到和从前相似的一分一毫。路上甚至看不到骑自行车的人，
人们行色匆匆，不再像从前那样，擦肩而过的陌生人也会交换
笑脸。天空似乎还是十年前的天，似乎不再是十年前的天。
他应当为县城的焕然一新感到惊喜，这代表多年来城乡共

同发展卓有成效。故乡越来越年轻，但故乡好像早就“死了”。
彩色的县城嚼不出味道，回忆的黑白停留在年少。
程鸿去父亲的墓地站了站，看着墓碑照片上含笑的脸

庞，每一处皱纹都是那样熟悉。他和照片上的父亲对视了良
久，但父亲眼眸里再也不能混沌或清明地映出他。
他轻轻开口：不后悔。
爱它，恨它，留在这儿，离开这儿，都不后悔。
大风卷走叶子，把灵魂丢给思念，徒留往事。
不堪回首月明中。

岁月记事
（小小说）

阴 计算机学院 石一茗

形形色色，色色形形，道是离别多愁；
疏影疏影，散去一片清色。古来月色多如
寞，且看诗者多道愁；聚散聚散，不通悲欢
与离合。月落弯，银丝缕，别是一番滋味在
心头。

清清冷冷，冷冷清清，怎盼来日相逢？
婆娑婆娑，又聚一丝清愁。细数天上瑶光
景，唯见月中湛明朗；奚落奚落，不觉韶华
与沉香。散一地，多少愁，哪管他春夏与秋
冬。

望舒
阴 安全学院 姜逸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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